我這八年（三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倪 

我騙了徐教練足足一個月，被他臭罵一頓

　　好像經歷了艱難的預賽、複賽直至殺進百米決賽，我終於跟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。

　　但是，很快，我就發現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。

　　我跟那些老隊員們之間實際上還有不小的距離。我“入伍”這年，正是人家剛要開始在“正規軍”裏立戰功的時候，自己縱是撒丫子猛追也要有一段時間。老隊員們不斷報捷，尤其1986年高敏在世界錦標賽上為中國首次奪得女子3米跳板世界冠軍，對我震動很大。

　　其用不著我們這些新兵蛋子自我約束，隊裏對我們的管制比大隊員們更嚴。

　　現在我已經記不清具體是某月某日了，反正也是1986年，我自己當時正在學5237D這個動作。那天下午兩點半，隊伍剛集合齊，教練就站在隊列前開始訓話。一開始，我有點兒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，聽著聽著才弄明白事情的真相。原來，這天下午隊裏安排大隊員去京郊密雲水庫調整，領隊上午就佈置人在宿舍走廊的黑板上寫好了通知：下午的密雲水庫的隊員兩點半上車。有位跟我資歷差不多的隊友心生妒意，偷偷拿粉筆在“去”字前加了一個“不”字，意思一下子反了，顯然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玩笑。

　　訓話歸訓話，教練還是照顧了一下我們的情緒，把下午的訓練形式稍稍作了變動，變每個人單獨訓練為隊內比賽，活躍了訓練氣氛。

　　我並沒有注意誰去調整誰不能去，不過，訓練結束回到宿舍，我還是瀏覽了一下那塊黑板，發現黑板上果然寫著高敏她們的名字。

　　“老兵”的特殊待遇讓我生羡慕，我認定，有一天我要練出個樣子，肯定能跟他們平起平坐。

　　當初，就是這種樸素的思想促使我玩命訓練。1987年底，我代表湖南省參加了在廣州舉行的第6屆全運會。在男子跳台比賽中，我認為由於裁判因素，我以1.05分之差輸給東道主選手陳英鍵而屈居亞軍。賽後，我覺得這裏面有裁判的因素。不過，這次比賽仿佛讓我站在一個新的高度，看清了自己充滿希望的未來。

　　在徐教練眼裏，我好像也不再是一般的新兵蛋子，他在我身上花費了格外多的精力。徐教練的心血在次年便得到回報。我第一次出國參加德國羅斯托克國際跳水賽，便奪得男子跳台冠軍。

　　徐教練外表威嚴，其實性格溫和，待人極其友善，訓練時從不輕易過火。1987年秋天，他卻狠狠地剋過我一次。

　　8月份左右，徐指導在自己的幾個隊員中推廣他發明的“看目標”訓練法（空中翻騰時睜開眼而不是傳統的閉著眼）。我領命後，開始並沒抵觸，結果練著練著才發現自己總也消除不了睜眼時的恐懼感，每跳完一個動作都覺得天旋地轉，簡直是活受罪。徐教練又有一個習慣，我們每結束一個動作，他總要站在池邊問我們的感受，好在睜不睜眼只有天知地知自己知，我索性自作主張不再睜眼看甚麼目標，照例按過去的老傳統練習，徐教練問起，我便搪塞一句：感覺不錯！

這麼“詐騙”了足足有一個月，我暗自得意，不光事情沒暴露，且自己在技術上也沒露甚麼破綻。心想：老隊員們沒有“看目標”練，不照樣拿冠軍。想完了便想找個人說說，終於有一天，我把自己的小技倆悄悄告訴了一位教練。誰知，那位教練竟然“出賣”了

我，很快，事情傳到徐教練取朵裏。

　　當天晚上，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，徐教練突然破門而入，張口便衝我吼導：“好啊，你居然騙我！”這還不算，他命令我隨他來到二樓圖書室，避開隊員們，關起門把我罵了個夠。

　　第二天下午，徐教練不再說甚麼，只是單獨把我拉出宿舍，比平時提前一個小時出發，帶著“看目標”用的紅布、台燈、接線板等家什，趕到陸上訓練館。

　　那段時間，除教練一如既往地為我拉保護帶，並沒有流露出一絲嫌棄我的意思，只是，每次訓練結束，他都要再多派上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的“活”，似乎這就是唯一的懲罰。他越是這樣，我越是覺得他時時刻刻都在批評我，從這時起，我才真正也是第一次對徐教練產生了敬畏心理。

教練們每天給我打飯，漢城的晨風裏總有一股暖意

　　接下來的兩年，我的技藝日臻成熟，相繼在加美墨、“春燕杯”這些一年一度的傳統性系列國際跳水公開賽中奪冠。

　　在生活中，我還脫不了孩童般的稚氣和皮。

　　在隊裏，大隊員視我為“小大人”，我也喜歡稱一般大的隊友和更小的隊員為“小孩”。其實我無論從性格還是從外形看，都還是個孩子，其跟李孔政、童輝他們比。

　　1988年，漢城奧運會馬上就要來臨了。

　　大家都很關心這件事，教練和隊員們都像在談論一個即將到來的重大節日。一些關心我的教練私下跟我說，你還小，參加這次奧運會的機會有是有，但是希望並不太大，你不要考慮太多。

　　我因為壓根把自己看成個小孩子，沒想過跟李孔政、童輝爭名額，所以並沒把這些“安慰”當回事兒，心裏不喜也不惱。

　　不料，臨近奧運會，隊裏又瘋言瘋語傳出“熊倪可能是男台一號人選的說法。我呢，有一撘無一搭地參加了隊內測驗，測驗的結果，我兩次都得了第一。

　　待我自己醒過神時，已經坐上了飛往漢城的飛機。

　　奧運會，是每個運動員終生追求的目標，我沒想到她會來得這麼快。我知道參加奧運會是一種莫大的榮譽，除此之外，我不知道它意味著甚麼，好比戴上一塊獎章，我不知道戴上後再幹些甚麼。

　　所以，一開始只是覺得又要出國比賽了，跟初次出國到羅斯托克參賽一樣有點兒新鮮感，好像還來不及產生點兒緊張情緒去備戰。

　　我可能是中國代表團最年輕的選手之一，剛到漢城，奧運村裏其他項目的運動員看到我這個小不點兒，全都露出驚異的目光，不認識我的外國運動員，甚至可能把我當成了哪位教練的孩子。

　　隊裏呢，的確也把我當成了小孩子。

　　記得1987年，王發成領隊帶我們幾個小不點兒去瑞典參加比賽，東道主分頭安排住宿，王領隊不能與我們同住，只好安排我做臨時隊長，負責陳曉丹、陳英鍵、凌海蟬的生活，每天我都叫起他們做早操。因語言不通，每次吃飯主人都搖鈴叫我們。我怕人家麻煩，便估摸著時間帶大家到餐桌上去等。

　　又長了一歲，我這當年的“隊長”反而又要讓人照顧了。王發成領隊、徐教練和助理教練王同祥三人悄悄分了一下工。按一般安排，我應該早晨5點半起床，然後去吃早餐，再去訓練、比賽場。為了讓我多睡半個小時，王領隊便負責早6點叫我起床，徐、王二位枚練呢，則提前趕到餐廳，為我盛好可口的飯菜，待我和王領隊坐車趕到餐廳時，他們早在餐廳門口等我了。

　　漢城，在我的腦海裏留下的許多東西都被歲月之流沖淡了，而我至今仍忘不掉一個感人的鏡頭，那是我在漢城的日子每天都要看到的一個情景：在瑟瑟晨風裏，徐教練和王教練每人手裏端著兩隻盤子，佇立在餐廳門口向我們張望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李央整理)

